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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夏日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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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
夏日湿热，
然而想到它
的 温 柔 风
致，觉得这
热也可以原
谅。

近十年夏日，不管天气如何
热浪袭人，我总会去上海人民公
园拍荷花，自认为是消暑的好办
法。这也让平静的生活每天有
盼头，幸福感满满的。癸卯夏更
是如此，吾升级当了外公，拍荷
花的劲头更足矣！
中午雷阵雨骤然而至，刚刚

梳洗了荷塘。荷叶一尘不染，晶
莹的雨珠在叶面上晃动；花朵像
婴儿般嫩嫩的，惹人忍不住要拥
抱亲吻一番。荷花的姿态各异，
或含苞欲放，或如贵妃醉酒，或
犹抱琵琶半遮面，如一场霓裳羽
衣舞扑面而来。
雨后的阳光抵达荷塘，荷叶

挤挤挨挨，相互推搡，它们逗趣
的样子令我动容。薄施粉黛的
荷花点缀其中，光华灼灼，好似
一盏盏宝莲灯。这些生命的精
灵，让世界多了生命律动和挡不
住的活力。
荷塘是一个梦幻的地方，天

虽酷热，我还是转圈寻花，汗水
湿透身上衣也无妨。凝视一朵

朵花儿，闻着其醉人的香气，聆
听它们的言语。见到唯美的画
面，便停下脚步，掏出手机，选择
不同角度，精心拍摄。每一朵盛
开的荷花，无不竭力展示最美好
的一面，不矫揉造作，不弄虚作
假，美得纯真，美得光彩照人，美
得义无反顾。与荷花亲密接触，
心上仿佛有一场盛大的花瓣雨
从 天 而
降，凉爽
宜人。
为了

抓拍生动
的照片，我从花鸟市场买来面包
虫，抛撒于荷叶上、花蕊间，麻
雀、八哥、白头翁经不住诱惑，纷
纷飞落在花丛中，好不热闹。白
蝴蝶、黑蝴蝶不慌不忙，不经意
前来点缀，身姿在花间轻盈而灵
巧，不染风尘。照片中多了活
色，添了妙笔。
近期双休日，就喜欢在古镇

朱家角的家周围转悠，听虫鸣鸟
叫，看云霞变幻，拍野荷花开，岁

月静好，不知不觉，已近立秋。
徜徉在古镇的石板路上，见到肩
挑花担的卖花人，有时会惊喜异
常，含苞待放的荷花在向我招
手，情不自禁地买上几束，回家
摆放于客厅、餐厅或书房中，为
平淡的生活增添色彩。伴着荷
香，阅读淘去了尘世沙砾，了却
了烦琐杂念，在陋室中安放心

灵，写下
一些有趣
的文字，
把我对这
个世界的

认知带到更远的地方。
从内心喜欢每一朵荷花，那

些貌似柔弱的花朵，可以一次次
抗击风雨的涤荡，并安然无恙。
它们的顽强和坚韧令我惊讶，吸
足水分，沐浴阳光，显得更精神，
不愧是值得尊敬的凌波仙子，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拍摄
荷花，心灵被洗尘，将来出一本
摄影专题画册不知可否？再配

上古诗词，如王昌龄的“荷叶罗
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杨
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蜻蜓立上头”，李商隐的“惟有绿
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苏
轼的“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
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
盈”，周邦彦的“叶上初阳干宿
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黄
庭坚的“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
十里芰荷香”……
有了念想，室外虽热，拍拍

走走，人也会多些脚力，远方不
远。想想眼前的高温根本算不
了什么，在不久的日子，它们会
变得毫无踪迹，冬天的雪花又会
在大地上轻妙曼舞。
人们只要有梦想、有行动，

何惧热浪？

管苏清

光华灼灼“宝莲灯”

“六月里的瘌痢真苦
恼，蚊子苍蝇才来咬……”
儿时弄堂里传唱的童谣，
唱出了夏天受蚊蝇之苦的
一个画面；不仅只是瘌痢
头苦恼，不是瘌痢头的也
苦恼，尤其是苦恼蚊子。
小小蚊子要吸你血，还会
传播疾病。当时，极恐的
是蚊子传播的脑膜炎，患
者不死也会变戆变傻。蚊
子来了，光靠迎接它的巴
掌和蒲扇还不够。除有效
防御，还要主动进攻。蚊

子飞得快，进攻不能赤手
空拳，要善假于物。到了
傍晚蚊子开始蠢蠢欲动
时，就拿脸盆打湿了，沿盆
壁盆底涂上肥皂。然后，
一手振臂举盆，满世界做
空中往里捞动作。一阵狂
舞后清点战果，脸盆上有
若干粘住的蚊子。这样的

捕蚊效率较差，要有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于是，六六
粉、滴滴涕（DDT）和蚊香，
就成了老早上海人夏日灭
蚊利器“三件套”。
那时，一到夏天要“熏

蚊子”。“熏蚊子”就是对蚊
子实行“双规”，在规定时
间内，在规定地点统一行
动。把居委会挨家挨户发
的六六粉、滴滴涕洒在废
纸上，然后放在簸箕或脸
盆里烧。有放室内的，紧
闭门窗，不能呆人。多是
放室外花园树丛、弄堂角
落等。一声令下，室内室
外，前后弄堂统一行动，一
片烟雾腾腾，场面壮观不
亚于大片但不能欣赏；同
样弥漫的是六六粉、滴滴
涕的难闻气味，只能到淮
海路荡马路，待烟雾散去
才能回家。开门窗通风，
打扫战场。这样的人民战
争在夏日举行多次，效果
显著。
六 六 粉 、滴 滴 涕

（DDT）威力强大，一股气
味刺激；老师说是分子活
跃的缘故。活跃得蚊子吃
不消，人也有些受不了。
上海人叫的“六六粉”又称
“六六六”。它色黄带点臭
味，也作农药用。除熏蚊
子，还把六六粉像调颜料
那样掺水调匀，用毛笔蘸
着，点入棕绷的缝隙小洞
杀臭虫。六六粉毒性大、
残毒也不易分解，这杀敌
一千自损八百的玩意后来
被禁用了。与粉状的六六
六不同，滴滴涕是液体；虽
物体形态不同，但味道同
样很重。滴滴涕学名双对
氯苯基三氯乙烷，发明者
瑞士人保罗 ·赫尔曼 ·穆勒
由此获1948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上海人使用滴滴涕叫

“打滴滴涕”，其主战场不
在不定期的集体熏蚊子，
而在个体的日常袭蚊中。
打滴滴涕要用喷壶枪，它
由长筒和玻璃壶组成。长
筒头有喷嘴，下有管子连
接装滴滴涕的壶，长筒尾
部有推拉杆。工作原理似
打气筒，一手拉杆推杆，滴
滴涕由喷嘴雾状喷出，喷
射面积大带来大杀伤面。

若把打滴滴涕喷壶枪的壶
想象成圆盘形弹鼓，倒是
与我们叫“转盘冲锋枪”的
波波沙冲锋枪相像。所
以，有调皮的小囡把它当
枪使；射出的当然不是滴
滴涕，而是自来水。
滴滴涕还直捣蚊子老

窝，喷打阴沟和积水等蚊
子滋生地。美国报人鲍惠
尔在他的回忆录《在中国
二十五年》里，描述上世纪
初“市政当局普遍地向阴
沟中喷射一种油液，把蚊
子的滋生环境摧毁了。”起
初还怀疑这老外是否看花
了眼？后查资料才晓得，
公共租界工部局确是用油
来灭蚊子滋生地。油的比
重轻于水，漂浮水面等于
覆上一层密不透风的薄
膜，把蚊子的幼虫孑孓扼
杀在摇篮中。所用的油是
原油加灯油的混合油，不
同季节按不同比例调配。
直到上世纪40年代，喷油
法还在用。仅1940年7

月，法租界每天就用掉
1500到 1700公升的煤
油。在上世纪70年代后
期，滴滴涕与六六粉一样
也隐退江湖，主要是因为
污染环境、不容易降解、残
留蓄积等而遭禁用。没想
到，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
宣布重启DDT用于控制
蚊子繁殖。当年灭蚊有效
的除六六粉和滴滴涕外，
还有上海人叫“蚊虫香”的
蚊香。墨绿的蚊香是两盘
并在一起，用时轻掰分
开。一盘蚊香如蛇盘坐，
又似螺旋盘山路，其中心
有一字形细缝用来插支
架。当悠悠细烟升起，屋
内宛如有了只防蚊金钟
罩。
蚊香只买三星牌，“三

星”即福、禄、寿这三位国
人的吉神；它诞生于1915

年，出自上海最大日用化
学品企业——方液仙的中
国化学工业社。经激烈竞
争，三星蚊香驱逐20世纪
初起独霸中国市场的日本
野猪牌蚊香。日伪对方液
仙多次拉拢，许以汪伪政
府实业部长一职，伪上海
市长傅筱庵还亲自诱说；
被拒绝后则恐吓不断。
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
遭日伪特务狙击，受枪伤
被绑架而死，年仅47岁。
三星蚊香的品牌故事似烟
香绕梁，久久不散。

袁念琪

趣谈灭蚊“三件套”

八一建军节，笔者有幸在虹口工人
文化宫欣赏了一场感人至深的庆祝建军
96周年和双拥运动80周年的演出《军
魂》。演出只有一个多小时，但观众时而
热泪盈眶，时而
血脉偾张，为不
同时期革命军人
热爱人民、献身
祖国的赤诚胸怀
所感动。演出由10个片段组成，反映了
人民军队自成立以来的一些重要历史时
期。演出巧妙地安排一对军旅作家父女
作为演讲人串起全剧。
演出的一个特点是整台演出的多个

片段巧妙地与上海发生了关联。
讲述人以作家爷爷的日记带入，讲

述爷爷随巴金先生赴抗美援朝战场采
风，与一个北方小战士交谈，战斗打响，
小战士冲向战场，但再也没有回来。

汶川地震时英勇的中国空降兵冒着
极大的危险空降灾区，路遇一辆倾覆的
旅游大巴展开救助。空降兵的原型正是
今年上海“最美退伍军人”中的一员。

讲述在中印
边境冲突中牺牲
的零零后战士陈
祥榕的故事，舞
台上出现的是陈

祥榕的两位战友与陈祥榕的姐姐对烈士
的回忆。这两位战友都曾就读于上海财
经大学，跟着战友参观上海也是陈祥榕
未实现的梦想之一。
上海元素的凸显无疑让观众意识到

这些英雄人物与自己并不遥远，更容易
代入自我，产生感动。演出中，笔者注意
到身边的许多观众都不时拭泪，相信大
家都跟我一样，受到了一次强烈的情感
震撼。

刘海波

《军魂》的上海细节

赶海 （油画） 徐淑荣

每次路过高安路，总
会想到赵有亮。
为什么是高安路？因

为我们《孽债》拍的第一场
重要的戏，即男主角沈若
尘和女儿长期离别后的相
认，就是在高安路上取景
拍摄的。摄影师刘利华一
定记得他铺了长长的轨
道。沈若尘在高安路的公
交站上等待十几年没见的
女儿，忐忑、紧张、悔恨、害
怕、惊讶、喜悦、欣慰，都在
同一个时空表现。赵有亮
老师演得不瘟不火，他有
一个代表性的
动作，不知所
措的时候，用
手背蹭蹭鼻
子，头侧向一
边。这是他的招牌动作，
别人没有的。
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

象，在1995年的上海，电
视剧就是一种大众生活方
式，整个上海四五成的人
同时看同一部剧，听同一
首主题歌。这是多么可怕
的数量啊。这样的情形，
我经历过两次，现象级的
电视剧才有这种万人空巷
的效果，而这两部剧的男
主角，都是赵有亮。可以
说，凡是上海人，都看过他
的戏。赵有亮喜欢开玩
笑，他对我说，梁山，你们
上影的剧组太严肃认真，
工作强度又大，还是要把
氛围调得轻松些，这个工
作以后我来做。我受益匪
浅。是的，团结紧张，还要
严肃活泼。
我和赵老师是铁杆

儿，一共合作了四部戏，我
觉得中国导演里大概没人
超过我了。其中有一部，
戏不多，分量却很重，那就
是《错爱一生》。他演一个
诗人——罗尔。女主角顾
忆罗的名字，就是为了追
忆父亲罗尔，这可是编剧
王丽萍亲口叮嘱我的。王
丽萍还写了一首诗《你那
美丽的忧伤》，给《错爱一
生》做结尾——诗人罗尔
一手漂亮的行书把诗写在
客栈的墙上，被寻找父亲
的韩雪读到，心潮澎湃，觉
得自己触到了父亲的灵
魂。全片结束时，韩雪念
诗的声音逐渐替换成赵有
亮老师深情的嗓音：“你美
丽的忧伤——你目光有醉
人的疼痛，从此注定我终
生的漂泊……”动人的诗
句里，影片出现了诗人罗
尔的一组画面，赵有亮老
师坐在海边礁石上，轻吟
着自己的诗句。那时觉得
赵有亮的文人气质是忧伤
的，所以他能演得出来。
音乐声中，韩雪踏着坚定
的脚步背着孩子迈向远山
归途，这确是一个动人的
场景，我自己都很难遗忘。
《错爱一生》是央视当

年的一部爆款，也成了很
多文艺青年的童年梦魇，
可能其中用过一些恐怖片
的创作手法吧，但我觉得
这仍是部诗意的作品。
不过，在上海人的记

忆中，《孽债》里的赵有亮，
才代表着上海人的一种存

在。赵有亮演的人物叫沈
若尘。叶辛先生小说人物
的名字都暗含深意，比如
“吴观潮”，感觉是大潮的
看客、随时的见风使舵
者。而给赵有亮的角色起
名沈若尘。若尘，如一粒
尘埃，这是作者对生活的
比喻。赵有亮喜欢演这样
的微尘。
真实生活中的赵有

亮，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
掌门人、话剧导演的伯乐，
他在院里罕见地提出“不
用行政手段管理艺术

家”。在那个不宽裕的年
代，广纳贤才，给解决住
房，让平衡好话剧和外拍
影视的关系，最后人才一
个个脱颖而出，话剧也在
他那个年代走出困局一路
高歌。文艺管理者不同于
其他，首先要懂行，更可贵
的是宽厚、仁心、无我。一
个细腻的上海人，竟被北
京的老中青艺术家如此首
肯，是非常不易的。
但是事情有另一面，

赵有亮亲口跟我说，他还
是喜欢到我的现实主义作
品里演普通人。上影有伟
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比如
我们推崇1948年的电影
《万家灯火》（沈浮导演，可
以比肩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这
种偏好与赵有亮一拍即
合，他也愿意在这样的小
人物作品里演绎人生百
态，这是我们后来合作《夺
子战争》的基础。
我母亲的同事，一位

音乐学院女高音歌唱家，
身材比较胖、声音极好听
的那种，听说我们的戏要
找赵有亮来演，“啊？赵有
亮！他的眼神，太迷人
了！”女歌唱家当时的表
情，简直是歌剧里茶花女
的那种痴迷，把我惊着
了，完全可以想象赵老师
在女性观众尤其是知识女
性中的影响力。就那个瞬
间，坚定了我们下一部戏
再请赵院长出演“乔书铭”
的决心。
《夺子战争》开拍了，

全程上海话，赵有亮演绎
了一个“蔫人出豹子”的乔
书铭，从一个老实巴交的
人，一步步完成蜕变，他塑
造得太出色，不小心又成
了爆款。但是可惜，播出
后，二十年没重播过，网上
也找不到，后来某公司还
拍了一部毫无关系却重名
的剧。两剧重名，老百姓
和媒体从此搞不清哪部是
赵有亮讲上海话的《夺子
战争》。漫长二十年中的
某一天，常住北京的赵院
长忽然给我来电话了，梁
山啊，国家话剧院一帮同
事无意中看了我演的《夺
子战争》，他们竟一致公认
这是我演得最好的戏，你
那里还有高清的录像带没
有？我笑了，全说上海话，
北京人哪看得懂？赵有亮
说，能看懂，大家看外国
片，也不需要懂外语啊，反
正下边有字幕呗，但是，上
海话，原汁原味，他们反而
觉得灵！我说，《夺子战
争》毫无疑问是您的代表
作，因为这是真诚作品（在
电影界，只有不图功利、全

身心表达的戏才能称为真
诚作品）。赵老师，咱片尾
预告里可有续集《多多归
来》，观众都在等呢。赵有
亮笑了，略带结巴的标志
性嗓音说：要……要搞的，
一定要搞续集。

2021年，上海电视艺
术家协会联合SMG重新
修复了1997年高清版的
《夺子战争》，在上海电视
台开始暑期经典重播，《夺
子战争》重见天日！我高
兴地向赵院长报喜，此刻
赵院长早已从领导岗位退

下，淡出人们
的视线。他略
带结巴地回
答：太……太
好了，上海人

总是识货的。
赵院长从来不说自己

的家事，他的生活，我们也
不问，这是一种怎样的交
往呢？恐怕这只有上海人
才能做到——工作上极端
默契，但是，除了工作，啥
都不问，心照不宣。也许，
这算一种君子之交吧。
一直不问就会出问

题。2023年的7月，曹可
凡微博上触目惊心的两行
字迅速传遍全网：“惊闻表
演艺术家赵有亮先生远
行，其主演电视剧《孽债》
和《夺子战争》影响深远。”
看到消息，我跌坐在

椅子上，良久良久。
赵老师，您走了，《夺

子战争》续集该怎么办？
观众等了二十五年的续集
怎么办？各种论坛里，多
少观众在《夺子战争》评论
栏留言，那可真的在盼啊。
赵老师，不是说好了

吗，我们来个创新的，用电
影为电视剧做续集，您仍
然演乔书铭……
赵老师，您那么爱出

汗，当年摄影棚又没空调，
镜头每拍一次服装师就围
上来脱下您湿透的衣服紧
急熨干。这次我们一定准
备特殊的衣料，保证您不
出汗……
您怎么急着就走了，

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天
国的话剧艺术家们太需要

您？
呜呼——
高安路上车流不息，

我又想起赵有亮。那一
年，他50岁，手背蹭了蹭
鼻子，低头侧向一边。
这是他在我脑海里的

定格。

梁 山

高安路上的赵有亮


